
文化2026年 3月 27日 星期五
主编 /李芸 编辑 /韩扬眉 校对 /何工劳、肖园 Tel：（010）62580723 E-mail押yli＠stimes.cn4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 3号 邮政编码：100190 新闻热线：010－62580621 广告热线：010－62580726 发行热线：010－62580707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登字 20170236号 零售价：1.00元年价：218元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印厂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号

▲研究团队在科技馆
“摆摊”。

李晓蕾（左一）在幼
儿园给小朋友做介绍。

受访者供图

第三届武夷论坛现场。 赵宇彤 /摄

他们致力解决儿童“一读书就头疼”的问题
姻本报记者李晨阳

时隔 20多年，尹艺红还能记起人生最初的
苦恼。刚上小学不久，她发现读书让她很“头疼”：
才看几行，便觉得烦躁，再多看一会儿，头就真的
疼起来了。

她向家长诉说过这种困扰，但妈妈觉得她大
概是贪玩、不上心。毕竟她当时还有一些其他问
题，比如听写生字的表现也很糟糕。

为了克服那些奇特的生理反应，尹艺红想出
一个办法，“看特别特别多的小说”。从《简·爱》《百
年孤独》到《左耳》《何以笙箫默》，有什么看什么。尽
管头还是痛，但有情节吸引着，就能读下去。

尽管过程很痛苦，好在她一直努力地“补短
板”，再加上数学成绩还不错，最终顺利完成了学
业。后来尹艺红入职深圳市神经科学研究院，加
入了该研究院院长、暨南大学教授谭力海领衔的
中国学龄儿童阅读障碍研究团队。

就像推理小说中常常出现的那一幕，一线灵
光击中脑海。她几乎有些震撼地意识到：噢，原来小
时候那种挥之不去的“头疼”，就是阅读障碍啊！

中国学龄儿童阅读障碍的发生率在 10%左
右。如今，这样的孩子可能面临更大的困难：随着
基础教育“大语文时代”到来，数学题目堪比小作
文，物理题也开始引用文言文材料作为背景信
息———没有强大阅读理解能力的孩子，连理科的
题都要读不懂了。

20多年来，谭力海一直致力于破解中文阅
读障碍背后的脑科学原理，并推动科学发现走出
实验室，变成能切实帮到孩子们的方案。

西方研究，救不了中国儿童的阅读障碍

1887 年，“dyslexia（阅读障碍）”这个词在德
国诞生，指一些儿童虽然智力正常、愿意学习，也
有良好的教育环境，但偏偏在阅读时遇到极大的
困难。对这一问题，西方学界已研究逾百年，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

长期以来，主流学界普遍认为中文不存在阅
读障碍，理由是汉字作为表意文字，与英文等表
音文字存在本质差异，其阅读过程不依赖字形到
语音的拼读转换。

直到 1982 年，美国密歇根大学 Harold
Stevenson博士等人在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的
五年级学生中进行了大规模调查研究，发现三地
的阅读障碍发生率没有显著差异。中文阅读障碍
才正式进入科学研究的视野。

同年，18 岁的谭力海正在山东师范大学读
书。从小学到高中，他对语文学习一直懵懵懂懂。
直到大学语文课上，老师在讲台上条分缕析地讲
主谓宾、偏正句，他忽然眼前一亮：“原来中文的
结构是这样的！”那一刻，他第一次对这门看似熟
悉不过的母语课，生出了探究的冲动。后来赴香
港大学读博时，他便选择了冷门交叉学科———
“心理语言学”。

他喜欢琢磨那些有趣的汉字：“你看这个大
巴的‘巴’字，一旦把它从词语中抽出来，好像本
身并没有什么意义；但你再看这个意义的‘义’
字，涵义又好像太多了———有没有可能，有些汉
字并非纯粹的表意，而是像英文那样，在识别时
先有‘音’后有‘意’呢？”

这些“胡思乱想”改变了他的人生———美国
匹兹堡大学研究语言认知科学的 Charles Perfetti
教授对谭力海的想法很感兴趣，邀请他到美国做
博士后研究。

那是 1995年，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
术迅速崛起，人类终于能在无创、安全的条件下
直接观测人脑的活动了。

谭力海感到非常振奋。他与时任美国得克
萨斯大学磁共振成像实验室主任、现北京大学
讲席教授高家红合作，利用脑成像研究发现，
中国人读汉字时大脑激活的区域，和西方人读

英文时显著不同。
具体来说，英文处理主要位于左半球颞叶后

部和额下回前侧；中文处理则主要集中于左半球额
中回。而在过去，人们认为额中回主要参与“工作记
忆”或“执行控制”，很少把它和语言联系在一起。

基于这个发现，谭力海一鼓作气，又产出了
一系列重要成果。

2004年，他与合作者在《自然》上发文，指出
中文阅读障碍与左脑额中回的关系最为密切。
2008 年，谭力海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的一篇论文，进一步阐述了中文阅读障碍的脑结
构研究。此时他已全职回国，担任香港大学脑与
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这篇论文在西方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哈佛
大学医学院的同行很快复现出他们的研究结果，
再次确证中文阅读和英文阅读激活的核心大脑
功能区域实现了 100%的分离。

有国外学者感叹：这意味着，一个人可能在
一种语言中正常阅读，却在另一种语言中遭遇严
重困难。那不同文化下的“阅读障碍”还是一回事
吗？又或者可以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障碍？

众说纷纭中，谭力海越来越笃定一件事情：
靠西方人的研究，拯救不了中国儿童的阅读障
碍。“找到中文阅读障碍的科学检测和早期预警
指标，构建早期干预理论与技术体系，我们要自
己来！”

是不认真，还是有障碍

有阅读障碍的孩子，每天都在看不见的坎坷
上磋磨。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陶沙的课题组长期与一些
小学合作开展儿童阅读困难的群体和个案研究。

一个二年级的小男孩，怯生生地进入了大家
的视线。他不愿意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在研究
生哥哥姐姐们一再鼓励下，才勉为其难地同意试
一试。每一项活动开始前，他都小心翼翼地给大
家打预防针：“我不太行啊，可能做不了的。”

陶沙心中那块柔软的地方，仿佛被针轻轻扎
了一下。
“一个很乖巧、很想‘变好’的孩子，才上了一

年多学就感到无望了。他那样小心翼翼地和世界
相处，仿佛对这个世界感到亏欠。”陶沙说，“但我
想，恰恰是我们这些成年人欠了他。如果我们能
早点发现问题，进行预防性的干预，或许他不会
小小年纪就受到那么多挫折！”

阅读障碍是有“潜伏期”的。很多孩子在幼儿
园时看起来没什么异样，直到上小学开始系统学
习读书识字，问题才逐渐暴露。即便到了这个时
候，家长和老师也很难判断，这个孩子究竟是调

皮不认真，还是确实有认知上的障碍。
在西方发达国家，相关预警和干预方法早已

成熟。例如，给一个 2岁孩子戴上脑电帽，让他听
一串语音序列如“ba-ba-ba-da”，当“da”这个与
众不同的音节出现时，如果孩子的大脑能产生一
个特定的波，就是正常的；反之，这个孩子未来发
展成阅读障碍的概率高达 85%。

这就是英文阅读障碍中最关键的早期预警指
标之一：语音意识。研究显示，针对这些预警指标进
行针对性的训练，56%~92%的阅读障碍风险儿童能
提升到平均水平———介入越早，效果越好。
“外国小孩能在话都讲不清楚的年纪，就得到

有效的阅读障碍早期干预；而我们的孩子到了该识
字的时候，还搞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强烈的
对比让谭力海下定决心，一定要为此做些什么。

那篇引起热议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论
文发表后，谭力海一直没闲着。

2009年，他在网上搜索新闻时，看到一个令
他振奋不已的消息。中国科学院院士、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教授赵继宗凭借在颅脑
手术中保护患者脑认知功能的项目，获得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神经外科手术后患者出现语言障碍的比例很
高，特别是汉语使用者术后失语的风险高达 70%，
远超国外数据。而赵继宗团队破解这一难题的秘
籍，就是以额中回为中心画一个直径 10毫米的保
护圈。这不正是基于谭力海的基础研究成果吗？
“没想到，我们的工作还有这样的临床应用

价值！”谭力海特地跑到北京拜访赵继宗，受到了
很大的鼓励和启发。

新世界的大门打开了。谭力海团队开始与多
家医院建立深度合作，为脑胶质瘤、脑卒中等患
者标示出保护语言功能的脑区坐标，供手术团队
制定精准手术方案。迄今，他们与中国人民解放
军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主任医师金真合
作完成的 1000多例脑肿瘤手术方案设计，用于
临床后无一例出现术后失语。

深圳市人民政府了解到他们的工作后，敏锐
捕捉到了产学研结合的巨大潜力。2015年，深圳市
神经科学研究院正式成立，谭力海担任首任院长。
研究院以人脑为主要研究对象，旨在将原创科研成
果系统性地应用到临床医疗和教育实践中。
政府支持和平台资源均已就位，开展大规模

中国学龄儿童阅读障碍研究的时机到了。

3000个孩子和 1个“石破天惊”的发现

2021年，谭力海团队启动了一项大工程：采集
近万名正常儿童的语言和阅读能力发展队列数据。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不优先采集自闭症、阅

读障碍、注意力障碍等儿童的数据，那不是更有
意义吗？

但谭力海很笃定：“正常儿童的研究非常重
要。如果连什么是‘正常’都搞不清楚，又怎么能
判断什么是‘异常’呢？”

他也是一位父亲，深知当孩子在成长中出现
那些似是而非的“小问题”时，家长常常会陷于两
难：干预吧，怕过度折腾；“静待花开”吧，又怕耽
误了孩子。

谭力海想做的，就是建立一个正常儿童的语
言阅读能力大数据库。父母带孩子来做个检查，
对比指标一看，就知道孩子有没有问题。

这项“正常”的研究工作打好基础后，他们进
一步对 3000名中国儿童进行了追踪研究，从 3
岁尚未识字开始，一直到 8岁上小学二三年级。

目前，这些孩子已经接受了 3轮认知行为数
据采集。具体方法是让孩子像玩电脑游戏一样，完
成 16个经过精心设计的认知任务，同时记录孩子
的大脑活动数据。后续一旦有孩子表现出阅读障
碍，就可以回溯从其 3岁开始积累的数据，寻找早
期发育特征与后期阅读障碍之间的因果关系。

就这样，他们从 16个认知任务中，锁定了两
个具有强烈相关性和因果性的指标：语音工作记
忆和快速图片命名。

语音工作记忆，后来被证明是最重要的中文
阅读障碍早期预警指标。例如，让孩子听一串数
字，如“784”“21965”“6438157”，听完后让其立刻
复述出来。把孩子能记住并复述的最长数字串长
度，和同龄小朋友的平均水平比一比，就能精准
预测他几年后的阅读表现。

快速图片命名，则是向孩子出示一批物品图
片，如气球、香蕉、月亮等，看孩子在短时间内能
识读出多少个。与此同时，在英文阅读中最有效
的预警指标如语音意识、视觉短时记忆等，在对
中国孩子的测试中则表现平平。
“石破天惊。”这是陶沙看到研究结果时的第

一反应。她也参与了这一项目。
如今，陶沙也会运用相关成果来帮助有需要

的孩子。
为了那个“小心翼翼”的男孩，他们特地和班

主任沟通，让他每天在学校多做一个语音工作记忆
相关的小练习。期末，他们最后一次去学校开展工
作。这次男孩主动走过来，对一直很关照他的一名
研究生说：“姐姐，我感觉我的脑子好一点了，我能
记住一些东西了！姐姐，你以后还会再来吗？”

用真诚和信任打动家长

凡是有意义的工作，往往也伴随艰难的挑战。
项目初期，寻找受试对象非常困难。有一次，

谭力海带着研究团队去学校做宣讲，200多名家
长听完后，签署知情同意书的只有二十几人。

他们尝试了种种办法，直到 2024年 7月，转
机出现了。

暑假的深圳科技馆，人潮汹涌。研究人员在入
口附近摆了一个扎眼的“小摊”，向往来人群介绍研
究项目。但他们不是干巴巴地讲，而是带来了丰盛
的“大礼包”：免费提供一套儿童脑健康筛查问卷和
一套认知能力测评问卷；承诺将两个阅读障碍的早
期干预工具———认知训练系统和阅读能力提升系
统，免费开放给所有参与项目的家庭使用。

带孩子来科技馆的家长，本来就对科学多一
分好奇，再加上满满的福利，报名的人一下子涌
了上来。

如今，深圳市神经科学研究院的数据中心立
着一排高大的白色钢制置物架，架子上整齐叠放
着一摞摞纸质资料。那是来自全国各个合作点的
儿童追踪数据。每一份数据背后，都是一个家庭
的信任与坚持。

福州融侨幼儿园总园长李晓蕾对此深有体会。

作为项目在福建的重要合作方，她带领团队对 1000
多名幼儿进行追踪，并从首批完成小学二年级学习
的 308名孩子中，收回了 237份珍贵的有效数据。

项目初启，教职工们就带着自己的孩子签署
第一批协议，并带动大部分家长参与进来。但更
大的挑战在于延续性的追踪。这些幼儿在一两年
之后就会升入小学，不少人去了外地，其余很大
一部分也会自然流失，逐渐断了联系。

怎么把这些孩子再找回来？幼儿园老师们挨
个回访，争取家长的理解和配合；通过组织幼小
衔接活动，加强和小学的合作沟通，让孩子能在
新学校里继续完成测试；幼儿园多年组织的沙龙
活动———邀请一年级小学生回到幼儿园，向大班
小朋友及家长介绍小学体验———也在关键时刻
发挥了作用。他们还和深圳市神经科学研究院联
合举办了一场论坛，邀请北京师范大学的多位专
家给家长们做科普讲解。

两项中文阅读障碍早期预警指标被成功锁
定后，谭力海组织了一场小型庆功会，邀请作出
重大贡献的合作者参加。聊着这一路的酸甜苦
辣，李晓蕾的眼眶红了。

为中国孩子铺一条自己的路

信息空前繁荣的时代，阅读障碍的威胁却不
降反升。

在尹艺红成长的年代，读小说是当时流行的
课外娱乐。她有足够的动力逼自己读书，像锻炼
肌肉一样锻炼对阅读的适应能力。可今天的孩子
在阅读上遇到阻碍时，会更容易滑向短视频、游
戏等快餐式娱乐。

然而，阅读是不能逃避的。
国外研究显示，儿童阅读障碍与日后更高的

辍学、酗酒、犯罪率显著相关。在美国，一些有阅
读困难的成人因为难以理解报税规则，导致陷入
税务纠纷，进而遭受法律的惩处。
“人类文明是建立在文字之上的。阅读不仅

是掌握文化工具的过程，也深刻影响着个体认知
的发展。”陶沙向《中国科学报》解释。她举了一个
反直觉的例子：很多老师、家长以为，孩子的注意
力集中了，阅读学习才会好。但她和合作者开展
的“学龄儿童学校适应与脑发育”北京追踪队列
研究发现，恰恰相反，在正常学龄儿童中，是阅读
能力有多好，注意力水平才会有多高。

尹艺红很享受给幼儿园的小朋友做测试。看
着孩子们叽叽喳喳、无忧无虑的可爱模样，她渴
望能更快、更早地帮助他们———在烦恼还没有追
上笑容的时候。

为了这个目标，深圳市神经科学研究院正推进
全流程的预警干预体系建设。他们协同北京师范大
学、暨南大学、东南大学、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以及北京博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联合
起草的中国儿童阅读障碍风险评估与筛查国家标
准，目前已经进入征求意见阶段。

他们筛选出 19个中文阅读障碍相关基因位
点，研制出只需检测唾液就能获知儿童阅读障碍
风险的芯片。该产品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此外，他们还推出了面向不同孩子的干预措
施：轻度阅读困难的孩子可以通过线上趣味游戏
来锻炼阅读和认知能力；重度阅读障碍的孩子则
可以通过无创经颅超声技术得到直接的治
疗———相关产品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汉字是非常非常独特的文字，它是中华民

族的根，也是中华文化的魂。我们希望中国的孩
子能更好地阅读，把汉字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
类似的话，或许已经有很多人说过无数遍了。但
当谭力海这样说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是在“喊
口号”。因为他和他的团队，以及许许多多志同道
合的人，正在用数十年的求索、深耕、破冰和创造
践行着这份信念。

AI时代，文化要“对齐”吗？
姻本报记者赵宇彤

“在人工智能（AI）时代，文化创新需要对齐
什么？又该向什么对齐？”3月 22日，武夷山的九
曲溪畔，在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南平市委、南平
市人民政府、武夷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武夷论
坛上，复旦大学副教授蒋昌建抛出这一问题。一
场关乎科技、文化与未来的思辨由此开启。

对齐，真的需要吗？

“对齐是一个很可疑的概念。”中国人民大学
原副校长、文学院教授杨慧林指了指不远处的山
水，山与水、天与地，其间都存在着“缝隙”，这是
物理意义上的距离，也是一种关系。

他结合多年跨文化研究的经历指出：“对
齐其实是指互为参照，这种意识在 AI 时代至
关重要，但究竟以谁为标准实现对齐，这是很
难厘清的。”

在杨慧林看来，重点是要意识到不同事物之
间存在“缝隙”。这一“缝隙”，在文化中则体现为
和而不同。

杨慧林强调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独特之
处，才会与他人分享、沟通，“也许你难以接受
和你不同的文化或事物，但对方的存在本身也

是一种‘美’”。
当 AI将所有材料、语言、想法都变得整齐划

一时，无异于“熵减”。“而文化恰恰要突出‘熵增’
的魅力。”蒋昌建补充道。
“我就是站在‘缝隙’上的人。”北京第二外国

语学院特聘讲座教授余泽民表示，作为匈牙利作
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作品的主要中文译
者，他说，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仅要理解语言本身，
更要理解作家的思想情感。
“我和拉斯洛认识了 30多年，我是在了解他

说话的腔调、表达语言的方式的前提下，综合考
量后翻译的。”余泽民指出，尽管 AI也能实现语
句的翻译，但无法真正“理解”作者的意图。
“即便翻译存在遗漏，但作为一个有感情、感

知和感悟的人，凭借其理解力和创造力，依旧能
将文字背后打动人心的韵味传递给读者。”蒋昌
建总结道。

寻找“缝隙”

然而，随着 AI技术浪潮日益汹涌，复杂多元
的事物被简单粗暴地标准化，又该去哪里寻找这
道“缝隙”？

“我们要保持人类的主体性。”作家马伯庸指
出。他借用了鲁迅的散文诗《秋夜》中的一句话，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
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看似简单的文字背后，
潜藏着作者在社会动荡、理想受挫等冲击下，内
心深处的孤寂与彷徨。
“这就是我们和 AI的区别，如果只是文字组

合，AI完全可以生成和人类一样的表达。但作者
的阅历和生命体验是永远无法被取代的。”马伯
庸解释道，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经历、心态、思想，
都会在字里行间传达给读者，“这才是我们抵御
AI对文化侵袭的方式”。

在蒋昌建看来，人类主体性的另一种表现则
是自主选择权。“AI能提供给我不同的选项，但
我可以都不选择，或者有其他的选择，哪怕在 AI
看来，并不是一个最完美的答案，但这就是我的
选择，是我的主体性的表现。”
“每个人的自由选择体现了各自的审美，而

这是由不同的生命阅历所决定的。”马伯庸说，尽
管 AI取代部分创作工作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
人类作家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独特的、难以被复
刻的生命体验。

这也是撕开人类与 AI之间“缝隙”的关键。

守住文化的活力与多元

毫无疑问，AI 技术的发展重塑着生活的方
方面面。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说，之前根据作
业完成情况，有的学生能拿到 90分，有的只能拿
50分，但有了 AI 技术的帮助，大家的平均水平
都到了 70分。
“糟糕的是，原本 50分的同学使用了 AI后，

他的心智、情感并没有真正得到提高。而原本 90
分的同学，却因为放弃自身努力，水平会慢慢降
低到 70分。”蒙曼指出，人类无法依靠 AI技术来
丰富头脑和心灵，如果没有良好的基础，盲目应
用 AI只会造成人类的退无可退。

因此，在蒙曼看来，文化传承的核心，是把人

的精神、文化的内核传递下去。“这需要我们善用
AI，更要守住心留住温度。这是人的底线，也是人
的未来。”

如果 AI实现了所有价值观的对齐，统一了
价值评判的标准，也就丧失了文化发展与创新的
动力。
“俗文学与老百姓的实际生活联系紧密，充

满了烟火气，以及真实的人性弱点与情绪张力。”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
长吴真说。

召将除妖、狐鬼报恩、人神相恋……这些俗
文学中的经典母题，看似无厘头，却成为民间情
绪的集体投射。
“这些内容可能不符合 AI的价值评价体系，

在‘投喂’时会被自动过滤。”蒋昌建说，但这些来
自民间的无数种可能性，恰恰为文化发展与创新
注入动力。

因此，吴真指出，民俗文化的创新要对齐的
是“民间的多元价值与生活的烟火气”，让 AI成
为挖掘、盘活、传播民间文化的工具，而不是用标
准化的价值体系过滤掉民间文化的独特性。
“人类有各种各样的局限、不满，这些才是人

的可爱之处。”蒋昌建总结道，也正是这些不圆
满，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生机与活力。
“也许科技提醒了人类，所有对 AI的批评，

不如说是对人类的反思。”蒋昌建说，“这也是我
们如今讨论 AI对齐的意义所在。”
“AI的 A永远不是答案（Answer），它只能是

一个助手（Assistant）。”杨慧林强调，不能让技术
的整齐划一，消解了文化的多元与活力。

余年，


